


戒、定、慧是佛法的三學，悟因在她的著作及講演中，

不厭其煩地說明它們之間的密切關係—「禪定」建立

在「戒律」的基礎上，而「智慧」則是成功修定的圓滿

成果。從此看來，戒律的確是佛教的立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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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因的學思



借我一生看因緣

香光尼眾佛學院於1980年成立以來，悟因持續為學

生授課，她曾開設的課程有「四十二章經」、「金剛經」、

「楞嚴經」、「大智度論」、「維摩詰經」、「修行道地

經」，和「那先比丘經」等。其中以「楞嚴經」、「大智度

論」講授的時間最長。1996年，佛學院對外擴大招生

時，課程的名稱由某一經論，更名為「院長開示」。從讀

經的選擇上看，悟因對大乘小乘經典同樣重視，這個不分

宗派的態度，我們在研讀班的課本中可以有所發現。

《維摩經》是悟因常講的一部大乘經典，第七品的主

題是〈觀眾生品〉，在文殊師利菩薩問維摩詰：「菩薩云

何觀於眾生？」悟因以她自己的讀書及修行，跟學生分

享她對這一問題的反思︰

最近，我在閱讀一本傳記文學，叫《借我一生》，余

秋雨寫的。「借我一生」，就像一幕幕的動畫，很令人感

動。作者從一生可以計算得到的事例，回顧在這一輩子

中，所經過的地方、住過的村落房舍；在成長路上，經過

的學校，接受老師的教導，然後，也在那裡呈現多少哀傷

和歡笑，這些難忘的親友、老師、同事、友朋，都變成他

成長路上的背景，叫「借我一生」。⋯⋯

生命流，一年復一年，一輩復一輩，生而又死，死而

復生的流轉，我們穿梭在六道人天，不斷地奔跑、追逐，

我們什麼時候清醒過？我們在追逐什麼？⋯⋯

〈觀眾生品〉講觀眾生，不如先學著觀自己。去觀

察，去看到生命的圖像，是一個「眾」相，不是另有一個

條件，或只是一個人活在世間，而是活在因緣和合的群體

中，並且常常要靠別人幫忙提供因緣。這樣觀察之後，先

學習不要再唯我獨尊地排斥他人，或堅執己見、造惡，要

學習接受，接受的背後，是學習有容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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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安忍」做起

自從香光尼僧團成立以來，僧眾曾修學過四念處、

內觀、密宗白度母等法門，不過，悟因最常教導學生的

仍然是禪和念佛，這是因為她自己接受的修持方法是禪

與淨。當僧團在閉關時採用其他的法門時，指導教師則

是從外面請來的。

不管是坐禪還是念佛，悟因不斷強調的是「安忍」，

也就是安住及忍耐。1998年七月十七日嘉義大地震，悟

因藉此說明人們無法預料及掌控外界的變化，不但外界

是這樣，

團體的共住、共學、共修生活也是如此！所以在團體

的修學生活中，也要看到這些問題。我們應當明白，在這

樣的理則下，你無法管理『地震』，⋯⋯這叫「不可控制

的」、「不可預料的」，我們要學習接受它，不要心生排

斥，不要起厭煩。一顆安忍的心是來自於對世間真相—

無常、變化的透徹了解。

因此，任何時刻都要學習接受無常所呈現的現象，然

後從外在世界回到自身，學習先安頓自己，之後再談如何

改善。如此，至少讓自己在面對外在環境時，不致引生過

度的負面反應，憤世嫉俗或一味地抗拒。安頓自己，學習

觀自己的心念，這是一種修行，是出家人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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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因對大小乘經典同樣

重視。並常利用各種場

合，講述不管遇到任何

外境，練習隨時回到觀

察自己身心，安頓自心

的重要。



悟因對戒律的重視與研究

戒、定、慧是佛法的三學，悟因在她的著作及講演

中，不厭其煩地說明它們之間的密切關係—「禪定」

建立在「戒律」的基礎上，而「智慧」則是成功修定的

圓滿成果。從此看來，戒律的確是佛教的立足點。

就讀佛學院時期，悟因親近的法師—白聖和天

乙，都很注重戒律。悟因開始領導香光尼僧團後，除了

佛學院所開設戒律相關的課程外，她經常被邀請到不同

的戒壇擔任阿闍黎的重要職位。如︰1993年，受聘任台

南妙法禪寺三壇大戒會講戒阿闍黎尼，和高雄光德寺三

壇大戒會尊證阿闍黎尼。2000年，苗栗法雲禪寺、基隆

靈泉寺、日月禪寺分別傳三壇大戒時，受聘任說戒阿闍

黎尼。2001年，台南妙法禪寺傳三壇大戒，受聘任尊證

阿闍黎尼，講授《比丘尼戒經》；宜蘭福嚴禪寺傳三壇

大戒，受聘任得戒和尚尼暨說戒經阿闍黎尼。2002年，

高雄日月禪寺傳三壇大戒，受聘任說戒阿闍黎尼暨羯磨

和尚尼。2004年，香港佛教慈慧服務中心暨佛哲書舍舉

辦「2004年香港出家毗尼營」，受邀任戒律教授師，於

香港弘法精舍講授《四分律比丘尼戒相表記》；同年九

月緬甸仰光觀音山達本禪寺傳三壇大戒，受聘任尊證和

尚尼暨說戒阿闍黎尼。

此外，2006年五月，受西藏宗教暨文化局邀請到印

度達蘭沙拉參加「西藏律藏大師／學者會議」，以「戒法

傳授研究委員」的身分觀察藏系比丘尼傳承的討論。早

在這以前，1996年二月，悟因受「西方尼僧戒律生活營」

之邀，在印度菩提伽耶佛陀開悟的聖地，為依藏傳佛教

的法師出家的西方比丘尼講授比丘尼戒。1998年，達賴

喇嘛訪台，跟台灣尼僧長老會談，討論建立藏傳佛教比

丘尼傳承的問題，悟因以香光尼僧團及台灣比丘尼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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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基隆靈泉禪寺

二度傳授三壇大戒。悟

因任講戒阿闍黎尼。

2004年，悟因受邀至香

港「出家毗尼營」任戒

律教授師。

1996年，悟因受邀至印

度「西方尼僧戒律生活

營」講授比丘尼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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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因（圖中）耐心傾聽西方尼僧在受持戒律上

所遇到的問題與困難。更在許多國際交流的會

議中，傳遞台灣比丘尼僧團的經驗。

圖為2007年，悟因參加在德國漢堡舉行的第

一屆佛教國際大會。



持戒是生活也是修行

西方的比丘尼常常以女權的立場，對佛教傳統提出

質問。悟因告訴他們：

如果我們不明白戒律，往往就會以為戒律的規定對女

眾特別不公平，常聽到有人提出質疑：「為什麼男眾可以

這樣做，而女眾就不可以？這太不公平了！」但如果深入

去思索，就會明白，其實戒律所規定的內容，只是說明女

眾自身的限制，並不是要特別歧視、貶抑女性，因為戒律

的制定，與性別、修行有關。

我們必須了解，對女眾而言，持守戒律時，最要緊的

事是「保護自己」，而不是一直質疑「為什麼女眾不可以

這樣」、「女眾為什麼一定要那樣」。但也不是盲目地執持

不放，應知因地制宜，應知掌握佛陀制戒的精神。持戒持

律應從修行解脫為目標，佛陀說男女都可同證解脫的，我

們持戒時，一定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尋求一個中道、合理

的作法。

戒律其實與生活、文化密切相關，有它的理論與實踐

層面。在實踐層面，有它的可行與不可行。可行的部分，

就要進一步探求為什麼要這麼做？它要解決什麼問題？在

這條修行的道路上，如果你像探險一樣，充滿好奇，在你

閱讀經律時，一面與現實生活映照，不斷地思惟、對話，

便會發現戒律與修行之間所隱藏的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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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研究戒律，使悟因對佛教與女性有不同於一般

人的見解。中外學者經常以比丘尼必須遵守的所謂「八

敬法」證明佛教對女性的歧視。近年最代表這個批判態

度的，是昭慧公開提出廢除八敬法的號召。2001年3月

31日，在慶祝印順九十六壽辰而舉辦的「人間佛教薪火

相傳」學術研討會上，昭慧公布「廢除八敬法宣言」，並

請四眾弟子八人上台撕下八敬法條文，並宣布「八敬法

非佛說」，號召根據佛法平等的教義，不應再依循八敬

法。她這一戲劇化的舉動，引起台灣媒體及社會人士注

意，不過大多數的佛教界人士並沒有做出公開的抗議。

1996年，悟因在印度為西方比丘尼講戒時，曾對八敬法

表示她的看法：

從一方面看，八敬法看起來將比丘尼放置在比丘之

下。但是從另一角度看，通過八敬法是佛陀將協助及支

持比丘尼僧團的責任加在比丘的肩上。比丘不可以忽視

比丘尼，他們有任務幫助比丘尼完成修行的目的。⋯⋯

依我看來，因為教團接受男女二眾僧團，情形自然變得

比較複雜。基於此，佛陀制定八敬法確定比丘僧團領導

教團的地位。我所認為的二部受戒是：比丘尼在比丘尼

僧團受戒後，一定必須再受戒於比丘僧團，這是所謂

「二部受戒」。

在古代婦女沒有受到教育，組織能力不強，她們缺

少教育自己及服務社會的能力。其實比丘僧團也是新建

立的，也還沒有很好的組織，現在又加入了一個比丘尼

的新僧團，維持佛法的慧命變成一個挑戰。早期可能比

丘真正感到組織比丘尼僧團及詳細教導比丘尼僧團的困

難，因為這個原因，佛陀才說如果婦女出家，正法會減

少五百年，他主要擔心的並不是女子的精神能力，而是

怕如果兩個僧團的關係不健全，犧牲的將是佛法。⋯⋯

比丘尼負責自己僧團的組織、紀律、活動及各種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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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她們接受比丘僧團的指導，並從他們學習佛法和戒

律。這兩部僧團應獨立運作。

我們應該明白我們的機會和潛能是什麼，但同時也

應該了解自己的限制。在持戒方面，必須了解清淨與不

清淨的區別；同樣地，我們也必須分辨佛法的基本教義

和文化習慣及禁忌，把文化傳統誤認為波羅提木叉則會

引致大問題。如果要對這些問題有正確的認識，我們必

須不斷的研究和討論佛法。

悟因對西方比丘尼說的這一段話，很值得思索。西

方人弘法，大多只注意義理；更多的西方人對禪坐有興

趣，但很少會研究戒律。雖然如此，他們往往針對八敬

法批評佛教的男女不平等，把比丘僧團視為父權主義的

權力組織。其實，到底八敬法在印度或中國，真正完全

實行了嗎？這個歷史問題並沒有人提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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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悟因參與德國

漢堡第一屆佛教國際會

議。在休息空檔，獨自

思索著如何將二千多年

前佛陀所制定的戒律，

適宜的應用與轉化，使

其更貼近於此時、此

地、此人。



對西方尼僧重建的勉勵

從1996年到印度為西方尼僧講戒，悟因一直關心她

們的修行，指導她們在現代的西方社會過持戒的生活。

於是她用香光在現代的台灣社會如何持戒的例子，作為

她們的借鏡；不過，她主張最徹底的辦法是重建藏傳比

丘尼僧團的傳承。這跟佛陀最初建立二部僧團，及目前

佛法在全球發展的現況是吻合的。悟因說：

隨著漢傳、南傳佛教在世界各國推展，及藏傳佛教對

歐美國家宣揚佛法的大步進展，佛教，作為一種世界性的宗

教，無論藏傳、漢傳、南傳佛教的僧團成員，更應該讓佛法

成為普世認同的文化價值，和人類心靈及倫理的重要標的之

一。讓信仰純正，合於受戒條件的男性、女性，都有親身參

與教團，實際踐行出家解脫道，成為教團比丘僧團、比丘尼

僧團的機會。而不應自閉門戶，拒人才於千里之外。這是佛

陀對世間的悲懷，更是今日所有佛弟子的責任。

悟因同情西方尼僧的處境，了解她們在持戒方面遭

遇的一些困難，是她們的護法和導師。難怪她們多次以

戒律的問題請教悟因，把她講義編成的書視為權威。悟

因帶領香光尼僧團多年，已有比丘尼也能做宗教師的信

念，她總是鼓勵她們一方面面對及克服女性在當前社會

可能遭遇的問題，一方面建立積極入世弘法的決心：

佛說女眾有八十四態，這些業習是修行的障礙，當然

要修改。有人講戒時便專講女眾的這些業習，例如好嫉

妒，而我卻覺得嫉妒是眾生的煩惱，它是共通的問題，不

是女眾獨有的。尤其當佛陀允許女眾可投入出家的行列

時，我們更要釐清女宗教師出家的本意，及她們可做什麼

貢獻。就個人來說，要建立生涯規劃，養成高潔的僧格，

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就團體來說，要依僧事作法，建立

清淨僧團，一步步去完成上求下化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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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因自己從小喜歡讀書，年輕時深深體會推廣佛

法，必須加強僧眾的教育，及成人的佛教知識。所以，

她開辦了尼眾佛學院和佛學研讀班。1985年又創辦《香

光莊嚴》刊物，傳遞法音。接著在1995年，香光尼眾佛

學院圖書館出版發行《佛教圖書館館訊》。1996年，又

發行香光尼眾佛學院的院刊《青松萌芽》。這些都是讓佛

法透過教育、出版，而落實在人間，使社會人士都有機

會親近佛法。

在慶祝《香光莊嚴》創刊二十週年的特刊上，悟因

問自己當年為什麼創辦這份刊物？她回答說：「弘法是

家務，利生為事業。」

當年，常聽到法師們的父母說：「出家修行是件好

事，但常常一出家就嘸聲嘸影，⋯⋯是不是可以讓我們

知道你們的所知、所行、所聞？是不是也引領著我們一

起成長，一起走在人間？」這些聲音提醒了我—一群

比丘尼，在僧團中認真地生活，⋯⋯如果將之如實紀錄

下來，雖然生澀，但一步一腳印，平常中別有滋味，⋯

⋯為什麼不與更多的人分享，讓更多的人可以超越時空

的限制，體會到佛法的利益。於是，才剛成立五年的香

光尼眾佛學院全體師生，便開始積極地推動這份刊物的

出現⋯⋯。

誠然，正如悟因勉勵西方尼僧，在當代的社會，比

丘尼可以以各種不同的文化、教育工作達到古德樹立下

來的標準，而香光尼僧團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

所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仍然適用於今日，仍

然可以作為今日佛教僧侶的箴言，關鍵在於：「作」些什

麼？—教書？下田？弘法？寫作？辦雜誌？翻譯？領

眾？—在不忘回應時代脈動的前提下，一切都以三寶為

歸，以佛法為主，以發菩提心為主，不是為討生活。「有

衣食處無道心，有道心處有衣食。」古法先賢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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